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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 场场

汶川……
对它无数次地读过文字、听过声音、看过图像，

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内心深处的裂痕渐渐愈合。
当站到新建的大坝上，远眺北川县城时，蓦地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猛然袭向心灵，情感的控制被击
垮，裂痕炸开了。一座城市就那样坍塌了，塌得那样
酥、那样脆、那样散，那些坚硬无比的钢筋水泥，在
大自然面前犹如搭起的积木，瞬间倒掉了。山水又
能怎样？青山一夜没了头，山顶滚下的石块覆盖了
坡上的灌木；绿水倾刻改了道，沉积河底多少万年
的乌木见了天日。天阴沉沉的，山水没有了青绿，黑
灰的废墟挂满黑白条幅，发散着一种气场，下面有
无数的生灵啊，面对那片废墟，我的心纠结着、压抑
着……

坝栏上几束黄白色的菊花，指向北川县城，心
头担负不住之重，无法再看下去……默默的鲜花代
表了多少人的心声！

县城大街很静，并无闲人。人们的脚步放慢了，
也很轻，生怕弄出大的声响，惊动什么。街道两旁静
立着东倒西歪的建筑物，有的楼看上去很正，却平
空落下去好几层。毛坝小学的教学楼全部坍塌，惟
独楼前的那面五星红旗依然立着。校园里有一道几
尺宽的地缝，虽已无深不见底的景象，中间布满新
土，仍明显看出大地裂开过的疤痕。

毛坝小学的旁边就是县公安局。进门大厅贴着
遇难民警的照片，每个都很英俊、灿烂，然而他们的
笑容已永远凝固在了墙上。有的没有照片，不能看
到容貌，只能标示着警徽。144 名公安战士仅存 47
人。倒塌的大楼不知哪层的窗口已与地面平行，强
烈的挤压使墙体崩塌，断层中能看到室内凌乱的衣
服被子等物品。幸存下来的民警从废墟中爬出，就
听到了废墟里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呼救的童音，扑向
学校，用手刨出了100多名小学生。

狭长县城的另一端是最为世人关注的北川中
学，不能想象，那座曾有六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当时
约有1000名师生正在上课，刹那间，塌得只剩一两
米高。“5·12”那天晚上，学校外放着一筐学生证，学
生们的家长或在焚烧衣物或在等待，希望不能认可
的现实出现转变。校园内甬道旁，木板或门板搭成
了一溜长摊，几位老人在卖些书籍、图册、蜡烛、纸
币等简单的抗震纪念物品。操场上留有抗震时的帐
篷。虽说已是秋季，有了些许的凉风，校园内还是飘
散着漂白粉的味儿。据去年来过这里的人说，那时
街上还能闻到死人味儿。

瓦砾中掩埋的不仅是生灵，还有珍贵的文化，
像记述北川历史的《石泉县志》《北川县志》连同地
方志办公室大部分人员一起埋在了地下。中国人不
能没有历史。

北川是羌族自治县，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之
所以叫北川，是因这里位于当时州郡治所东北的河
谷中。县城始建于公元 566 年，正是南北朝时的北
周。又因县有甘泉，崖上刻有“甘泉古迹”，泉对面为
石纽山，至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北川县
内分出了石泉县。十几年后，北川并入石泉，不仅县
名更异，也使县城靠近了平原。直到 1924 年，石泉
县才重新更名为北川县。

据说大禹出生在这里。川里至今有一块红色血
石，传说是大禹出生时胎血所染。这种传说无法考
证，而这里山多，石质是较松的页岩，落差大，洪水

多，冲下来常带有泥石。据记载，清同治三年（1864）
到1945年发生过8次大洪水，每次都将北川下属的
一些乡镇冲毁。1953年，暴雨形成的山洪一路淹过
交通局、卫生局，最后将县政府的食堂冲垮。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说，1981 年 7 月连续下了十几天暴
雨，冲垮了擂鼓镇的煤矿。据查，这次降雨还使全县
5 所小学倒塌。洪水的强大，狭窄的山沟根本无法
堵塞，只能疏导，不知大禹当年是否从这里悟出了
治水方法。

灾难不仅是洪水，还有旱灾、风灾、雹灾，恶劣
的天气在有记载的 1151年里，平均 5年出现一次，
有时一年四灾并生。这里也是地震频发地带。1958
年2月，在人烟稀少的任家坪一带，曾发生6.2级地
震。所以在5月12日这天，当灭顶之灾到来时，最初
几秒，人们并没有特别惊慌。1976 年唐山大地震
后，四川地质系统的专家来此勘察，认定这里处于
一条长 500公里、宽 70公里的断裂带上。北川人第
一次发现自己的危险，那会儿正是困难时候，没钱
也没精力搞搬迁。搬，进一步向东南部平原迁移，将
使对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管理更加困难，何况无
地。

不仅天灾，战争也给这个小县城带来不幸。北
川从最西部的插旗山到东南部的湔江河谷相距92
公里，落差却达 4229米，平均每公里高差 46米，谷
坡高度超过100米的峡谷随处可见。这种地势导致
交通不便，一旦发生战事，受到袭击的县城很难向
外界报信，以致北川县城在历史上不断被入侵者摧
毁。在可查的记载中，1238 年，土筑的县城第一次
被战火彻底毁灭，“焚荡无存”。其后 10年，县城重
建，“宏丽可观”，没想到在南宋宝佑四年（1256）冬
天，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又被烧为灰烬。前后28年
间，小小的县城竟然两次被毁。最近的一次在1935
年，徐向前带领的长征红军与追兵在北川境内激
战。到1935年7月红军离去时，县城被敌人烧毁。

北川历史连同它的灾难都写在北川志书上。震
后世人曾一度惊叹，北川没有了历史。

庆幸的是，几多周折，终于另找到了乾隆版和
道光版的《石泉县志》，中华民国版和近几年新编纂
的《北川县志》。康熙版《石泉县志》藏于北京国家图
书馆。这样，传世的 5 种记载北川的志书齐全
了。志书上还应该续写一笔的是，新的北川县城
已经迁往新址，建在平原上了，与“宏丽可观”
比，要加一“更”字，那里天蓝水清，已具有现
代城市的规模和特点。

老县城将会永久保留，成为地震博物馆，让
人类永远记住这场灾难。走在街上，想找个北川
人，而他们已经住进周转房，正准备搬进新县
城。很巧，有几位中年妇女在街上打扫街道。我
过去为一位拍照，她总背对镜头，并问拍什么？
我说记住这个城市，记住这里的人。另一位脸庞
黑红，很开朗，拿着扫帚在一旁插话，看你上镜
头呗！我有些吃惊，在这片宁静的地方她还在跟
同伴开玩笑，便问，能给您拍吗？她爽快地答应
了，拿着扫帚很配合。我们边拍边聊。她 47 岁，
叫陈红春。还有更多关心的，我不敢问了，生怕
触动什么，哪怕是些微的不快，也会自责。而她
却主动说，家有丈夫孩子，一家三口人生活得很
好。我为她一家庆幸。她说，在这里，大家族都
有损失，小家庭还可能健全。她说这话时很平
静，还在配合着扫地。我说，那您真幸福。她笑
得很爽朗，过来看看相机里的照片，很满意。

我仔细看着她，想她一定也搬进了新居，有着
相对稳定的工作，可以肯定是发自内心的笑，一直
纠结的心释然了，就像那道地缝，虽然留着疤痕，终
究止住了淌血。

不知怎的，心头忽涌上两个字，敬佩。北川，多
灾多难，也磨砺了坚韧的性格，常说的勤劳勇敢善
良，似乎就是在恶劣环境中形成的。能从灾后心理
阴影中走出，她确是一位勇敢者！

历史记住北川历史记住北川
□□高文瑞高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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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界日报》上读到了作家衣向东写的《去找翠翠》的
文章，不由得使我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给我谈起关
于“翠翠”的那段“珍闻”。

1982年，我在湖南省慈利县文化局出任专业文学创作组
组长。5月中旬的一天，湖南省文联专业作家宋梧刚突然来到
慈利，找到我的领导，说他要去大湘西采风，为期半个月，要我
陪同他，并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一想，神秘的湘西是我梦寐以
求的地方，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出发前，宋老兄讲了他的安排，先到永顺、桑植、保靖、
龙山，然后去沅陵、辰溪、沪溪、麻阳，最后到边城花垣、凤凰收
尾。

人生的机遇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我们在慈利上火车，一进
车厢，竟然遇到了在湘西工作的诗人夏天，他是长沙人，回家
探亲后返回工作岗位。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高兴，他第一句
话便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沈从文先生携夫
人张兆和从北京回到老家凤凰。沈从文是我在中学时就崇拜
的大作家，他的《边城》几乎成了我的日常读本。宋老兄激动得
击掌惊叫“天意，天意”。于是我们改变了行程计划，决定先拜
访沈老。

下车时，正值中午时分，夏天将我们接到他的家中，就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馆旁边。按照宋梧刚的意见，我们
还邀请了当地作家韩棕树、滕和叶共进午餐。

韩棕树告诉我们，沈老现住在他的表侄黄永玉之弟黄永
前家中。沈老虽年过八旬，但眼明耳聪、思维敏捷。前些日子，
黄苗子给黄永玉题写“古椿书屋”匾额，顺便给沈老送一联“沱
水开图画，边城出凤凰”，一语双关。沈老马上改为“天开图画，
人出凤凰”，既歌颂前贤，又鼓舞后继，较前更显博深。在席上，
宋梧刚作了一番周密的“采访部署”，他说，沈老毕竟年事已
高，我们只能选重点提问，千万不能过多打扰他的休息时间，
最后议定由他一人做代表，说出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当然《边
城》的创作和文中人物“翠翠”是中心话题。

吃罢午饭，已到下午一点半，我们一行5人，前往目的地。
黄永前家住城郊、沱江右岸，是一栋老式的木房，屋周围砌了
一道砖石院墙，坐落在一片古老的树林子里。阳光初染，河雾
刚退，林中山花野草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大树上筑满了鸟
巢，小鸟们似懂主人之意，唱出优美的迎客歌儿，好一处山清
水秀、鸟语花香的风水宝地。槽门紧闭，门上有两条醒目的粉
笔字：进屋先敲门，里面有恶狗。

我们按照主人的提示，敲开门后，接见我们的是我很想见
到的大画家黄永玉，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工人帽，口里叼一根大

烟斗，正袅袅冒着青烟。他问明情况后，向我们约法三章说，
“见沈老可以，为保护他老人家的身体起见，谈话不超过一个
小时，否则我勒令你们离开。”不过他说这句话时，态度十分和
蔼，脸上略带微笑。

黄永玉将我们一行引荐给沈老。初夏的沱江，空气格外新
鲜宜人，沈老坐在禾场上喝茶，满头稀疏的白发，戴一副高度
近视眼镜，圆圆的脸上充满了和善可亲的笑容，全无大作家的
架子，倒像自己的长者。听说我们是湘西人，他很热情地和我
们交谈，当他得知宋梧刚是个“湘西通”时，两人竟忘情地谈起
湘西的人和事。沈老将《边城》的创作情况，谈得极为投入。他
的声音轻柔，大概怕我们听不清，总是把头偏向宋梧刚面前。

他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翠翠”确有原型。他认识翠翠也
是缘分所至。他在《自我评述》一文中写道：“（光绪二十八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
小小山城（即凤凰），小时候因顽劣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
送到土著军队（即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陈渠珍的部队）中当兵

（即文书之类的小卒），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动 5
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期，我和士兵、农民、小
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
体会到他们的悲惨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隅的好坏人事。”

沈老喝了一口茶，用他的小手绢揩揩额头的汗继续往下
说。那是民国六年，大约六七月间，他刚入伍不久，乘船来到沪
溪县城，当晚住宿在船上。沈从文想进城逛逛，于是便借口船
上住不下，向班长赵开明建议，借民房住宿几晚，未获批准。他
们就从当地船上借些稻草在河堤柳丛下进行露宿，一住就是5
天。一天，他和赵开明在城南的一条小街上走动，走着走着，一
家名叫“富开兴”的绒线店铺，吸住了他俩的眼球，店中一位长
相娇美的女孩进入视线。经问，这个女孩名叫翠翠，芳龄16岁。
正处在青春期的赵开明，对翠翠一见钟情，附在沈从文耳边轻
声说：“这女孩简直美得像一朵花儿。”为了进一步与翠翠套近
乎，赵开明向沈从文借了两块铜板，找翠翠买了几根系草鞋的
带子和棉绒。5天时间内，他和沈从文去了3次，每次都被翠翠
那清纯的美姿所吸引。赵开明果然因翠翠漂亮可爱而动了真
情，向沈从文发誓：“若是哪一天我做了军官，一定娶翠翠为
妻。”

讲到这里，沈老见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做了一个手
势说，你们不要记录，我只是随便聊聊。

沈老说，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动手
写《边城》是民国二十二年金秋季节。他和恋人张兆和结婚之
后，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新婚给他带来无限激

情，开始酝酿中篇小说《边城》，由于他写的全是自己经历过的
事，写起来得心应手。谁知写作刚进入佳境，忽然接到一封告
急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家
书珍贵，他急忙打开一看，原是母亲病危。因为自己闯荡江湖
多年而未在母亲身边尽孝，沈从文心中愧疚，泪水盈眶，决定
南下返家，于次年元月七日，乘火车到达常德下车。

常德是历史有名的湘西门户，也是他较熟悉的地方。一别
18年，所见所闻与以前截然不同了，似有一点进步的气氛，也
闻到了一丝丝新生活的气息。因为等船，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
暂住下来，第二天他去码头打听船情时，蓦然遇上一个与翠翠
年龄和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经问这女孩的名字末也带有一
个“翠”字，名叫王春翠，是船老板的女儿。于是他就乘了这条
船溯沅水而上，在船上他对春翠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在沅水整
整行了7天，才到达泸溪。

也许同为翠翠的缘故，他在泸溪等船时，又来到当年的那
条街上，寻找那个翠翠的绒线铺。来到店前，正疑惑之时，恰好
有人进店买货。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一个酷像翠翠的
女孩向他们打招呼，这不就是翠翠吗？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
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问沈从文，“你想买点什么？”沈从文
本不买东西，见女孩一脸真诚，只好说买几两棉绒。女孩很客
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柜旁边火盆上
的茶壶发出水沸呲呲的声音。房内一个男人有气无力地叫道：

“小翠，壶内水开了，你怎么未发现。”并随声出来。沈从文一眼
认出，他不是赵开明吗？这时赵开明才认清眼前的小伙子就是
他挂念中的战友沈从文。原来赵开明入赘黄家，与翠翠结婚
后，不珍惜幸福家庭，整天赌博吸毒，负债累累，家中一贫如
洗，身体也瘦如干柴，不到30岁，成了个枯老头。可怜翠翠不堪
重负，几年前就因病无钱治疗死去，留下赵开明与小翠相依为
命。沈从文望着赵开明那副狼狈相，又可怜又可恨，将身上本
来不多的盘缠钱给了他一些，劝他戒赌戒烟。又望着发辫扎着
一绺白绒的小翠，心中一阵阵绞痛，双眉紧锁，连叹两声长气。

元月二十三日，风尘仆仆的沈从文回到老家，见到久别
的母亲，母子俩谈了许多话。这次老家之行，收获很大，一
是为母亲尽到最后一点孝，二是加深对翠翠的印象，丰富了
素材。当晚他给在北京爱妻的信中这样写道：“表面上看
来，事事物物都有了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坠
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留的那种正直朴实的
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

沈从文很健谈，全然忘了只谈一个小时的期限。他自我透
露了他与丁玲的恩怨，还谈了与胡适、郁达夫、冯雪峰、胡也频
等人的交往。

告别时，黄永玉指着手表对我们说，“你们已是超时两个
半小时了”。我们只好与沈老依依握别。在回家的途中，宋老兄
几乎疯狂地对我说：“我们意外地找到了翠翠。”

沈老含情动容说沈老含情动容说““翠翠翠翠””
□□柯柯 云云

柬埔寨的吴哥与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
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奇迹”，
我很早就想去看一看了。当我从吴哥旅游归来
时，有朋友得知我此行拍了 500 多张照片时，
都不禁大为惊讶：“你又不是摄影家，几天时间
里哪有那么多景致可拍？”

留在我数码相机里的第一组照片，是“吴
哥的微笑”。

那天抵达暹粒已是深夜，下榻之后才知
道，“吴哥”一词是对暹粒城北6公里的古迹群
的统称。吴哥古迹始建于公元 802 年，前后用
400余年建成，共有大小各式建筑600余座，分
布在约45平方公里的丛林中。而列入“东方四
大奇迹”的只是这古迹群中保存最完好的吴哥
窟，俗称“小吴哥”。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印
度教建筑。窟内标志性的三座中央宝塔是柬埔
寨国旗上的徽记，足见其在柬埔寨人心目中的
神圣地位。因此，在我想来，此行的第一个景
点，无疑应先看吴哥窟。未料柬埔寨的华裔导
游小文解释说，世界上的寺庙正门都是朝南，
当年国王苏鲁亚巴尔曼二世为了供奉代表西
方的维希奴神，却将吴哥窟设计成正门朝西。
如果我们明天上午去看吴哥窟，就正好全是逆
光，咋照相留影呀？还有，吴哥窟全部用石头建
构，这石头很奇特，夕阳西下时，会全都变成金
黄色。因此，我们明天的行程是，上午先看“大
吴哥”，下午再看“小吴哥”。

到了“大吴哥”，方知这里原是高棉帝国的
王城，也就是吴哥的“心脏”。它确实规模宏大，
占地大约 10 平方公里，系吴哥最伟大的国王
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9）修建，其鼎盛时期，
王城周边人口曾达百万之众。我们是乘大巴士
来到“大吴哥”南城门前的，据说这是5座城门
中保存和修护得最好的一座，高达20多米。走
近一看，不仅城门正上方是一尊巨佛的面部雕
像，而且门两侧与背后，也各有一尊巨佛的面
部雕像。导游说，这叫“四面佛”，分别代表慈、
悲、喜、舍，悲喜皆不形于色。待一会儿，到了巴
戎寺，就会看到 49 座宝塔上，都有四面佛。这
就是闻名于世的“吴哥的微笑”。

我们是换乘小巴士来到距南城门 1500米
的巴戎寺的。下车一看，这是一座金字塔形建

筑，最高处是一座涂金的圆形宝塔，建在两层
空心的台基之上。据说按照宗教意识，这表示
天上的佛与地上的人得以息息相通。周围建起
了48座大小不一的宝塔，众星捧月一般，簇拥
着中心宝塔。每一座宝塔上的四面佛很像观音
菩萨，宽阔的前额、微垂的眼睑、厚重的双唇，
阅尽了千百年风雨兴衰的深邃双眸里，饱含着
悲悯与淡然，但其原型实质上就是阇耶跋摩七
世本人。我颇为惊奇地发现，穿行在众多佛塔
间，身处任何一个角落，抬头一望，总能看到有
一尊高高在上的佛像，他含笑的眼睛正注视着
我，令我感受到他潜在的威慑力，不由得肃然
起敬。因此，无论游客是在哪个角落、从哪个角
度拍照留影，镜头里都留下了那安详中带有几
分神秘的“吴哥的微笑”。

巴戎寺的49座大小不一的宝塔，加上5座
四面佛塔式城门，恰好代表当时鼎盛吴哥王朝
所统辖的54个省份，象征着高棉王国的强盛。
据史书记载，吴哥王朝曾是东南亚历史上最
大、最繁荣、最文明的王国之一。从9世纪的最
后10年耶输跋摩一世迁都至吴哥直到13世纪
初期，吴哥诸王统治着南起中南半岛南端，北
至云南，东自越南，西到孟加拉湾的大片土地。
在此期间，他们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从事大
规模建设，以为自己和国都增光添彩。自阇耶
跋摩七世后，国势逐渐衰落，1431年暹罗军队
攻占并洗劫了吴哥，王朝被迫迁都金边。此后，
吴哥被遗弃，逐渐淹没在丛林莽野之中，直到
19世纪60年代，才被一个名叫亨利·穆奥的法
国博物学家发现。也就是说，在长达 400 多年
的时间里，这“吴哥的微笑”竟然与世隔绝，无
人得见其尊容。

一个法国人何以有如此大的神通，来到东
南亚旷无人迹的丛林莽野，就能找到与世隔绝
这么久远的吴哥遗址呢？导游小文颇为自豪地
说：“那就得感谢咱们的老祖宗啦！”接着，他
介绍说，1296年，元成宗派遣特使周达观前往
当时被称为“真腊”的吴哥王国。周达观在吴哥
城停留一年，回国后将在吴哥所见所闻写成了

《真腊风土记》。由于吴哥王朝的建立与消失没
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周达观的《真腊风土
记》就成为世界上记录柬埔寨古代历史的惟一

史籍。后来，有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它翻译成
了法文，亨利·穆奥就是凭着周达观《真腊风土
记》的详尽描绘，按图索骥，顺利找到了隐藏在
丛林深处的吴哥遗址。他称吴哥窟为东方的

“所罗门神庙”，“比希腊或罗马留给我们的任
何建筑都更加雄伟壮观”。1993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吴哥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十余年
来，国际社会为保护和修复吴哥提供了大量援
助,法国、印度、日本、德国、意大利、中国、美
国、瑞士等，都以政府的名义参与了吴哥遗迹
的保护。到2003年，吴哥已经不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濒危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前来观光的
世界各国的游客逐年增多，暹粒也因为巨大的
旅游收入而发展为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镇。暹
粒人没有想到，这些古老的殿宇会给他们带来
如此戏剧化的生活巨变。暹粒人十分感谢这位
曾经的天朝来客，特意为周达观在暹粒塑了雕
像，以缅怀他为柬埔寨历史所记录的一切。

我们在吴哥景区游览了3天，一座座业已
修复的寺庙宏伟庄严、璀璨夺目，尤其是

“小吴哥”内长达800米的栩栩如生地描述史
诗事件的神奇浅浮雕和女王宫那些手持莲花
的精致入微、巧夺天工的女神像，无不令我
们为之倾倒。第 4 天，也就是我们此行的最
后一个景点是位于暹粒东北约70公里的崩密
列。导游小文利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大
巴上向我们详细介绍说，当初建造它的就是
给世界留下吴哥窟的苏耶跋摩二世。其规模
与布局和吴哥窟极其相似，堪称孪生兄弟。
但是，由于1979年越南军队推翻波尔布特领
导的政权后，红色高棉转移到丛林地带，在
崩密列四周埋下了无数地雷，使这里变成了
一个在几十年间无人敢涉足的巨大迷宫。直
到前两年，德国人来排了 3 个月的雷，才正
式对游客开放。他还说到，在红色高棉残暴
统治时期，柬埔寨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惨遭屠
杀和死于劳役加饥饿。像他这样20多岁的年
轻人，大都没有父母。所幸他的父亲是华
侨，当时虚报了年龄，躲过征兵，并逃到边
境才活了下来……直到1998年12月25日，红
色高棉宣布向政府投降，柬埔寨的旅游业才
逐渐兴旺起来。然而，无论是在哪个景点，
游客们都会见到路边的树荫下有一支席地而
坐的小乐队，在演奏悠扬的柬埔寨民间音
乐。竖在小乐队旁边的木牌用多国文字表
明，他们不是流浪艺人，而是“地雷受害
者”，腿脚均有残疾。

到了崩密列，我们看到这座寺庙至今仍处
于原始状态，建筑群完全为丛林所吞没。圣殿、
古塔、藏经阁都已完全荒弃和坍塌，倾倒的巨
石上长满青苔，堵塞了几乎所有的寺内通
道……映入我们眼帘的，无不是一片繁华殆尽
后的破落景象。但我们在残垣断壁中艰难攀
爬、穿行时，会时不时遇到当地的学龄前儿童。
他们大都衣衫不整，肤色黧黑，面带笑容，习惯
性地伸出小手，用中文向我们讨要“糖果”。我
想，他们当中一定有那些“地雷受害者”的孩
子。当我们邀请他们在废墟上一起照相时，他
们都会高声喊“茄子”，并打出“V”字形手势，
仿佛是我们自家的孩子，显得十分亲切、可爱。
因为是最后一个景点了，所以团友们纷纷把随
身所带的糖果全都掏给了临离开崩密列前邂
逅的3个小女孩。因此，在我的相机里，留下的
最后一组镜头，就是这3个小朋友高兴得手舞
足蹈地与我们逐一合影留念的场景。我从她们
稚嫩的脸上，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终于脱离战
乱、劫难，向往和平、甜美生活的喜悦。也可以
说，这是古老的吴哥，正在向世界展露来之不
易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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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岛上的“翠翠”


